
“泱泱碧湖蒲芦生，穆穆鸳鸯沙渚
停。”金秋的雁鸣湖，碧水蓝天间点缀着
一线金黄的蒲苇，野鸭、天鹅悠游其间，
好一派天然野趣。

雁鸣湖位于毗邻河南郑州的中牟
县。这里原是黄河引水工程的沉沙之
地。水库建成后，水利灌溉和沉沙功能
逐渐衰退，慢慢形成一片湖泊湿地。由
于芦苇大面积生长，吸引了不少大雁栖
息，故名雁鸣湖。

在这个金秋时节，借着雁鸣湖金秋
笔会的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诗
人作家齐聚一堂。他们流连于雁鸣湖
的金秋美景，沉醉于中牟这个中原腹地
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更为新时期中牟
人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所感动。

历史上，与中牟搭得上关系的名人
确实不少。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列
御寇在这里写下“愚公移山”“杞人忧

天”的典故；三国时期一代枭雄曹操在
这里打过官渡之战；还有西晋时期的

“花样美男”潘安，据说他乘车出门走一
趟，回来时满车都是为他着迷的“粉丝”
们投进来的水果，成就了“掷果盈车”的
成语典故。

在雁鸣湖畔的雁鸣湖镇朱固南村，
至圣先师孔子也留下了一段佳话。据
说当年孔子驱车来到这里时，看到一
个孩子正在路当中用沙土修筑城池，
挡住了孔子的去路。孔夫子问孩子为
何挡住他的去路，孩子却说，是让一座
城为车让路呢？还是车应当为城让路
呢？孔老夫子竟无言以对，只好回车
而去。

厚重的历史文化，让这里的人引以
为豪，也成为新时期新的发展机遇和强
大引擎。从地图上看，中牟刚好处于郑
州和开封连线的中点位置，距离两座城
市都是约30公里。处在两城夹缝中的
他们没有成为发展的低谷，反倒越走路
越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两市抬一
县，不发展都不行”。其间，文化的加入
犹如一点点酵母，带动城市的“面团”迅
速发酵起来。

群雄逐鹿的古战场今天已成为景
区，这是曹孟德没有想到的；以方特欢
乐世界为领头的现代化综合主题公园
欢迎八方来客；占地近 3000 亩的绿博
园犹如城市“绿肺”，带给人们一片宁静
的休闲空间；还有更大手笔，规划 100
多亩的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迪士尼项目……时尚的
文化旅游让中牟成为更受欢迎的城市

“后花园”，吸引着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游客。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现代中牟
人的精气神，也吸引了王潮歌导演前
来。她以“印象”系列、“又见”系列实景
演出蜚声海内外，这次，她将开启一个
新的系列——“只有”。“只有河南”实景
演出将选取最能代表河南文化精髓的
黄河文化、姓氏文化、戏曲文化、饮食文
化、服饰文化、诗词文化等进行深入活
化和艺术创造，将成为一张凝聚乡愁情
感纽带和传承河南文化的地域名片。

据称，“只有河南”将在 2019 年实
现公演。到那时，呦呦雁鸣将迎来更多
新的客人。雁鸣湖将被装点得更加多
姿多彩。

雁鸣碧湖迎远客
□ 文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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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山东省淄博市的临淄足球博物馆
看完展览后，对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
球有了清晰的观感。

足球博物馆位于齐国故都、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建筑面积 1.17 万平方米。足球
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临淄的蹴鞠，世界的
足球”，是一处集参观游览、休闲娱乐、历
史文化研发和产品开发于一体的高水准的世
界性足球公园。展览内容主要包括中国蹴鞠
和近现代足球两大主题，共有文物880余件

（套），复原场景20余个，另有幻影成像设
备、嘉年华互动游戏区以及仿古蹴鞠表演
等，系统展示了足球的起源、发展、影响和
传播等几千年的演进历史和发展风貌。它浓
缩了中国的蹴鞠文化史、体育文化史和世界
足球史，是一部足球文化的百科全书。

2004 年国际足联宣布“足球起源于中
国——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足球的起源”。
2005年9月12日，目前世界上首家全面展
示中国足球几千年演进历史和世界足球发展
风貌的专业足球博物馆在淄博临淄正式揭牌
开馆。

大厅里迎面悬挂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给英
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和英格兰国家足球博
物馆馆长凯文·莫尔博士赠送中国临淄仿古
鞠的大幅照片。展厅中，长21.5米、高4.5
米的青铜壁画“鞠运长风”同样引人注目，
它体现了这座博物馆蹴鞠与足球2000多年
绵延发展的主题。

再说历史文化性。“其实足球就是齐文
化的产物”，齐文化博物院院长、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蹴鞠的传承代表马国庆
介绍说。影响中国几千年并为世界带来无穷
欢乐的蹴鞠是如何诞生的？中国古代的人们
如何来蹴鞠？蹴鞠缘何发展为风靡世界的第
一运动？在一个个展厅中流连观看,这些问
题都会找到答案。

中国球类游戏的历史痕迹可以追溯到
四五千年前。在远古时代，圆形球体在人
们的狩猎、争斗等活动中得到运用，并逐
渐成为人类日日相伴的生产、生活及游戏
用具，这是球类活动的原始本源。我国史
书对“踏鞠”“蹴鞠”最早的记载，来自

《战国策·齐策》和司马迁的《史记》等古
籍，记载了蹴鞠最早成型于战国时期的齐
国一带。当时临淄是齐国的首都，百姓过
着富足、优越的生活，“其民无不吹竽、鼓
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踏
鞠者”。这表明公元前300余年前，蹴鞠已
经成为齐国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战国时
的齐都临淄，手工业高度发达，商业繁
荣，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甚富而
实”，民众具有“蹴鞠”的物质基础。齐国
皮革制造等工商业发达，缝“鞠”（皮制
球） 具备了技术可能。汉代还出现了 《蹴
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也是世界上
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

马国庆作为蹴鞠文化的研究者，把从齐
文化的历史，到展厅的一件件文物、一个个
历史故事及复原场景的情况娓娓道来，介绍
了蹴鞠在汉代的发展、在唐代的兴盛、在宋
代的繁荣及在元明清时逐渐走向沉寂衰弱的
过程。除了文字记载，从历史名画到各式瓷
器及雕塑等表现形式，蹴鞠从中国远古的历
史长河一路腾挪跳跃，一直到现当代成为世
界各国人民都热爱的一项运动——世界足
球。中国蹴鞠和世界足球实现了跨越时空的
对接。

在参观的全过程中，足球博物馆的世界
性元素始终被表述着。从国际足联主席布拉
特题写的馆名，到来自不同国际足联成员的
祝福，还有世界各国足球明星的雕塑，历届
足球世界杯的足球、邮票、吉祥物、海报
等，还有球王贝利、马拉多纳、球星内马
尔、梅西等亲笔签名的足球也都在展馆陈列
展出。马国庆颇为自豪地说：“本馆展出的
都是真迹。”

足球博物馆已成为山东省著名的旅游景
点，淄博市临淄鞠王体育文化用品厂还开发
了足球起源地概念文化产品——蹴鞠系列产
品，现已成长为较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企
业。蹴鞠小镇也在9月中旬举行的第十四届
齐文化节会期间正式揭牌投用。围绕足球起
源地“蹴鞠”品牌，淄博市正在倾力打造一
条文化、体育、经济、旅游等多种元素融合
的产业链。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工作
成家后定居在城里，却依然对农村有着
特殊的感情。每当和丈夫、女儿再回农
村老家时，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桌好吃
的农家饭。烙大饼、贴玉米面饼子、摊
鸡蛋、打玉米面疙瘩、熬腊八粥……除
了妈妈的辛勤付出外，也离不开我家那
口大柴锅的默默奉献。

从小就喜欢和弟弟一起坐在大柴
锅边，看妈妈围着大柴锅给我和弟弟做
各种各样好吃的。小时候家里穷，妈妈
就变着花样给我和弟弟做着吃。同是

一种玉米面，妈妈能给我们做糊饼，焦
黄焦黄的糊饼，咬上一口别提多香了；
熬一锅玉米碴粥，再在锅内放上玉米面
不停地搅拌，一锅大大小小金黄的疙瘩
就出锅了，再拌上新鲜的小葱或苏子
叶，那味道甚好。长大些我偶尔也会和
妈妈一起在大柴锅旁忙碌。我帮妈妈
烧火，妈妈给我们用玉米面贴一锅圈大
饼子。出锅后，贴着大柴锅的面焦黄焦
黄的，再抹上一块臭豆腐，真是闻着臭，
吃着香呢！

小时候我和弟弟不懂事，因为总吃
黄色的玉米面，吃不上白面，我们也曾
无知地跟妈妈哭闹想要吃白馍馍。那
时的哭闹竟使要强的母亲不顾尊严，悄
悄跑到邻居家给我和弟弟借了一大瓢
白面，用大柴锅给我和弟弟烙了一大张
发面饼。当时我和弟吃着外焦里嫩的

发面饼，体会不到母亲的辛酸。但如今
都已成了家的我们，却把这种辛酸的母
爱珍藏在心底。

现在，我们虽然都不在父母身边生
活，但每逢周末，我们还是常常回家看
望父母。有时赶上十一、春节这些长
假，我们也会全家聚在一起。每逢回
家，妈妈总少不了围着大柴锅为我们忙
碌。我们已经长大了，但忘不了儿时吃
玉米面的味道，所以妈妈也总会给我们
做这些美味。赶上冬日，我们全家坐在
暖和的炕头上玩牌、聊天。侄子、侄女
和女儿特别爱听母亲给他们讲我和弟
弟小时候的成长故事。而这些故事中，
也总少不了那口大柴锅，它不仅见证了
我和弟弟在上世纪70年代艰苦的童年
生活，更盛满了一位农村母亲对儿女们
深深的爱。

看蹴鞠文化

读足球史

□ 李佳霖

初中时，在山西平顺县石城中学上学，中午酷
暑难耐，我们想着法子去源头河耍水，捉螃蟹。这
水真清，清得透明，水下河卵石粒粒可数。螃蟹就
藏在河卵石下，一掀石头，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便纷
纷逃生，被我们一一逮个正着。那时源头水之大，
正如民谚：“源头沟五里长，水击石头哗哗响，三步
泉、五步泉，龙门戏水传‘三江’。”

源头沟泉水的源头在哪里？顺着叮咚泉水，
沿着蜿蜒山路，车过花冠锁斩蟒的蟒岩，绕上仅有
一条小巷的上港，窗外是槐仙与枣童子之争后而
今不见一棵枣树的枣林村。在浊漳河的支流黄花
沟内，我遇见了流吉。流吉村最早叫流浠。因水
大，流的满地都是稀泥，人们行走不方便，后改为
流起。想让水往上流，结果水还是往下流。后来
又改为流急，越流越急（吉）。可以想像当年泉有
多丰，水有多大，流有多急。

流吉先祖杜家，四处奔波，择泉而居，始有流
吉。初识流吉，是在黄花村龙王庙的田野调查
中。两耳山下的龙王庙大殿廊檐立着一块石碑，
上刻一段话，显然是欧阳修《醉翁亭记》的“翻版”：

“平邑皆山也，而龙门后山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
深秀者后岭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下泻
出于两峰之间者流泉也。”（大清雍正岁次壬子仲
夏《黄花枣林流吉三村迁庙碑序》）。

有山必有沟，有沟必有洼，有洼必有泉。小小
的流吉村，沟壑纵横，沟套沟，洼连洼。村后有正
沟，村北有庵则沟。村南有东洼、西洼、小前洼、大
前洼、东西堂洼。我们踏雪寻访庵则沟。进沟就
见水，两侧酱色山崖水迹斑斑，荒石古道荆棘丛
生，沟内水库冰封如镜。在古道的拐弯处，我们惊
喜地发现了石缝中的泉眼。虽是隆冬时节，细细
的泉眼处仍可看到泉水汩汩冒出。上得山头，只
见沟内梯田层层，芦苇丛丛。在梯田的尽头，悬崖
如屏，崖根有庙宇一楹，屋脊坍塌，门墩、柱础、碑
帽、石碑、底座散落遍地。同行的友人如获至宝，
猫下身子，借着阳光，从不同角度，细细辨认躺在
地里的一块石碑“流溪村上，丹门山下，藏风聚气，
水秀山明，有清泉古庵一所”。这是一块万历年间
的重修碑。从碑刻记载方知，流吉村原叫“流溪
村”。流溪，多么富有诗意的村名。村支书激动地
说：“我们只知崖根那儿竖着两块石碑，谁知地里
这也是块石碑。”那竖着的两块石碑，是民国五年、
乾隆十五年的清泉庵重修碑，地下躺着的是万历
乙未的重修碑。如果没有我们的造访，这块明代
的石碑不知还要被冷落多少年。

翌日，我们又进正沟，沟更深，树更密，泉更
多，景更美。不同年代石砌的三座水库从沟口步
步而升，将汪汪泉水蓄成弯弯新月，照亮我们前
行的寂寞之路。在第二座水库的悬崖上，泉水四
流，形成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其中有一形似宝葫
芦的巨大钟乳石，活活像刚从石缝中滴下来的水
珠，欲坠未坠，因此得名流滴村。随着村名就演
变为流吉村。流浠、流滴，这是一个村庄由来的
两种民间版本。为寻泉源，我们穿荆踏冰，下彻
沟底，踩着第三座水库的边缘，一直往前。我们
攀枝再进，转过山梁，果见绝崖之根，狭缝之间，
清泉喷涌而出，那是来自母体的生命的搏动啊！
一股清流孕育了多少生机和希望，滋养着斯土斯
民，万物生灵！

流吉，以泉而生，因泉而名。一条沟村分两
岸，千百年南北守望，岸依坡势石砌，屋就层岸而
筑，家家相接，户户相连。站立村口，翘首东眺，石
桥如弓，清泉如带，古树如烟，老屋如定。夕阳西
下，古村一抹土黄，更显沧桑而迷人。好一幅元人
山水寒林图！

流吉，宁静、素雅、纯朴，没有迷失在时代的风
雨里。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她静静地，静静地，
与日出日落同在，与春种秋收共存。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甘肃人，我第一
次知道敦煌，竟已是高中时。一位同学手
中有本 《文化苦旅》，借来品读，从中看
到了 《莫高窟》《道士塔》 几篇散文。余
秋雨先生的笔下，王道士是个“穿着土布
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的卑微小人
物，但那字里行间透着的怨恨，连少年时
的我也恨不得从书中揪出这个道士，劈头
盖脸扇上几个耳光，义愤填膺地质问他几
句才解气。

王道士何许人也？熟悉莫高窟历史的
人都知道，此人名叫王圆箓，原籍湖北麻
城。清末流浪至肃州，他先当兵吃饷，退
役后做了道士。他三转两回，竟然到莫高
窟的一个寺中做了当家人。1900 年，王
道士意外发现藏经洞，内存文物价值极高
的历代写卷无数。虽然不通文墨，但王道
士也知道这些深埋千年的文物还值些银
钱，连卖带送，让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
伯希和以及一些地方官员捡了便宜。再到

后来，人们提起敦煌文物流失，兴师问罪
必先打一通王圆箓的口水板子。

上大学后在中国新闻史课程上看到
“敦煌进奏院状”这个名词，我心里这股
怨气又加深了一些。课堂上老师对“敦煌
进奏院状”的解释是“唐代归义军节度使
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洲的官
报，是世界上仅存最古老的原始状态的报
纸”。根据教材记载，敦煌进奏院状出土
于 1900 年的莫高窟，但是现在分别收藏
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
书馆。

我们最珍贵的文物存于国外的图书
馆，哪个中国人对这样的事情能无怨无恨
呢？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实习，有次我去敦

煌采访，终于看到了莫高窟。走出大门
外，行至一行白塔前时，有人指着其中一
座说，这就是那王圆箓的塔身。于是我也
像余先生当年一样，在塔前驻足良久，心
中恨恨不已。

这是我最后一次对王道士心生怨念。
后来去敦煌次数多了，慢慢明白，敦煌之
殇，罪不在道士，而在那个大厦将倾、风
雨飘摇的时代。藏经洞的现世本身就注定
了悲剧，就算没有王道士，也有李和尚之
类的人将其拱手送人。于是，心中竟对王
道士产生怜悯。百年前的乱世，多少英雄
豪杰救国尚无良策，一个寺中延续香火的
道士又如何担得起这个千古骂名？

时至今日，敦煌已名噪寰宇，被冠

以“人类的敦煌”盛名，发端于莫高窟
的敦煌学也成国际显学。当年“敦煌在
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尴尬已日
渐反转，每年在敦煌举办的学术会议
上，国内外群贤毕至。这座历史文化遗
存荟萃的边塞小城，已将敦煌学开山立
派，名归正宗。

怨愤渐息，遗憾未已。工作原因，我
每年都会去敦煌几次，但十来年里，莫高
窟我只参观过两次。一则自己确实腹中见
识有限，没有扎实的历史、文化、艺术功
底，进洞千遍也赏不出门道分毫，与当年
焚琴煮鹤的王道士无异；再则，洞窟能保
存千年完好，最重要的是少了许多人间烟
火的打扰。从个人角度来看，少进一次，
便少一分对洞窟的伤害，不如把这进洞呼
吸的机会留于真正懂它的人。

对这个饱经风霜的历史遗存，游览一
次足矣。如果以游客身份去看，如果我们
能为它做点什么，或许就是敬而远之。

王道士的身后名
□ 陈发明

我家那口大柴锅
□ 刘艳虹

寻源流吉

□ 寒 山

敦煌之殇，罪不在道士，而在那个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时代

文化的加入犹如一点点

酵母，带动城市的“面团”迅

速发酵起来

大柴锅见证了昔日的艰苦

生活，更盛满了一位母亲对孩

子、对生活深深的爱

小村流吉，宁静、素雅、纯朴，没有

迷失在时代的风雨里

蹴鞠运动已经成为了解齐

鲁文化的一扇窗


